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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余庆县山多、林多，曾经老鼠也

多。让农民厌恶却又无可奈何的农业害

鼠，时常钻田打洞破坏粮田、扎堆啃食地

里的庄稼。

“老 鼠 喜 欢 钻 洞 ，白 天 不 活 动 ，都 在

鼠洞里睡大觉，晚上出来偷吃田间的稻

谷和玉米，偷吃老百姓家中的粮食。”

“一只小小的老鼠，能偷吃多少粮食？”

“从鼠害防治研究成果推广的 100 万

亩田地的数据来看，平均每亩能挽回粮食

损失 15 公斤。那么，从老鼠口中夺回来的

粮 食 就 有 1500 万 公 斤 ，每 公 斤 按 2 元 计

算，能为农户挽回产值 3000 万元左右哩。”

在 余 庆 县 植 保 植 检 站 ，我 见 到 了 全

国 先 进 工 作 者 、鼠 害 研 究 专 家 杨 再 学 。

他和农业害鼠“斗争”了整整 36 年，默默

守护着粮田……

一

余庆县地处黔中腹地、乌江之南，这

里群山环绕，盛产各类农作物。每年秋收

之际，那些拾级而上的梯田里金花璀璨，

风起浪涌，到处是沉甸甸的稻谷和金灿灿

的玉米、黄豆。

上世纪 80 年代，杨再学从贵州农学院

植物保护专业毕业后，回到家乡余庆县的

植保植检站工作。那时，贵州省植保植检

站开展鼠种种类调查，上岗才 3 个月的杨

再学申请参加这次调查任务。

站长见这个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竟

对别人都想回避的老鼠调查感兴趣，就爽

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

余庆站点派出的调查团队只有 4 个

人，调查范围铺设在白泥、龙溪、构皮滩 3
个乡镇。

那时，贵州已入秋，而且降雨也多了

起来。在“落雨当过冬”的贵州山区，已

经有了明显的寒意。白天，在雨雾迷蒙

中，4 个穿雨衣、戴斗笠的年轻人，在田间

地头到处查看老鼠足迹、粪便，寻找老鼠

洞穴……

“白天摸清了老鼠出没的地方，到了

晚上我们还要打着火把、电筒去田地间安

放上百个捕鼠夹，第二天天还没亮就去收

老鼠。天气好一点的时候，一晚上能捕获

二三十只老鼠。那些年，鼠密度特别高，

夜晚我们在田间蹲守时，还能见到成群的

老鼠窜来窜去。”杨再学说到刚参加调查

时的情景，一切还历历在目。

在艰苦的工作环境里，杨再学总是很

乐观，对调查工作满怀热情。递工具、扛

设备、抓老鼠，积极参与测量、解剖，跟着

前辈一起，认真做好每一次记录。

大伙儿都很喜欢这个勤快而乐观的

年轻人。杨再学昼夜跟随团队在田间地

头奔波，为全省鼠种调查获取了大量的基

础数据。

二

回想刚参加工作时的经历，杨再学感

叹，那时条件虽然苦点，但其实也不算什

么，最大的困难是业务知识的缺乏。

“我从小就知道，老鼠是人人讨厌的

家伙。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的家乡还比

较贫穷，乡亲们辛苦劳作一年，才能勉强

填饱肚子，但每年田地里的庄稼丰收在望

时，老鼠就跑出来偷吃，庄稼被糟蹋得乱

七八糟。一场鼠害，就会把农民丰收的希

望化为泡影。乡亲们束手无策，也不知道

用什么办法能把老鼠消灭掉。”

那时，杨再学就在心底暗想，将来一

定 要 好 好 学 习 ，为 家 乡 人 民 干 点 实 事 。

在高考填报志愿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

了农业。

“我大学学的是植物保护，对动物知

识并不了解。那时信息又不发达，县里资

料缺乏，我只好到处找资料学习。只要听

说哪里有鼠害防治的相关培训，就找机会

去旁听，还经常厚着脸皮找别人借资料，

借回去后熬更守夜地学习。我还常写信

向外地专家、教授求教。”

边学边问，边问边干，边干边钻研。

金秋十月，杨再学到乡村调研鼠害。

“喜看稻菽千重浪”，这个时节，到处一派

丰收的喜人景象。然而，当杨再学走近一

处粮田时，他发现有两块并排而立但长势

截然不同的稻子，其中一块田的稻穗长势

很好，另一块田的稻穗却比较稀疏。再往

稻田深处走，杨再学看到里面有几堆折断

的稻穗，乱糟糟散落一地。

“这块稻谷播种要早一点，刚结稻穗

就被老鼠吃掉了，后来就没有长起来。”村

民指着稻田告诉杨再学，田间那一堆堆断

掉的稻穗都是被老鼠咬断的。

“我种了 10 多亩稻谷，看起来老鼠好

像吃得不多，但这里吃一点，那里糟蹋一

些，就是一大堆，每亩稻田至少损失百来

斤。”说起鼠害，村民一脸的无奈。

杨再学通过调研发现，整个村子的稻

谷、玉米、红薯以及大豆，都不同程度地遭

受过鼠害。

为了真正达到灭鼠效果，摸清老鼠的

活动规律、繁殖规律、危害规律，杨再学开

始长年累月在田间地头与实验室之间往

返。“现在的老鼠变得越来越聪明，它们的

活动规律时常发生变化，这更加需要花费

时间进行排查。”杨再学说。

杨再学做笔记非常严谨细致，田间地

头的每一项调查、对老鼠的每一次解剖，

他都会认真研究、仔细分析、全面总结。

“ 杨 再 学 记 录 的 笔 记 ，要 用 箩 筐 来

装。”这是同事对他的评价。几十年来，杨

再学记的笔记有上百本。在余庆县植保

植检站，设有一间鼠害资料室，存放着 30

多年来的文献材料。“研究贵州鼠害问题，

我们这里的资料非常全。全国各地植保、

鼠害专家经常来电来函或是亲自前来查

阅资料。”杨再学自豪地说。

三

鼠害研究，是一份又脏又累的工作。

“那时没有条件购置设备，特别是在

炎热的夏季，好不容易捕捉来的老鼠常常

来不及解剖就会腐烂，臭味惹来苍蝇到处

飞。为了得到真实的研究数据，我忍着恶

臭一个个地测量、解剖。”

30 多年从事植保和鼠害研究，杨再学

始终一丝不苟。

“有一次，他生病发高烧达 39 度，我

叫他请个假，不要下乡调查了，他却说那

点病算不了什么……他拖着虚弱的身体，

和同事走了 10 余里的山路去搞调研。”杨

再学的妻子刘坤芬对我说。

“老人生病、孩子发烧时，他要么在田

间地头到处找老鼠，要么在实验室捣鼓老

鼠，哪里还见得到他的影子？”

刘坤芬开玩笑说，老杨是老鼠的“天

敌”，有他在的地方，老鼠都吓跑了。

杨再学从 1996 年开始任贵州农田鼠

害研究协作组组长，在杨再学的带领下，

防治鼠害的成绩显而易见，20 世纪 80 年

代 贵 州 的 鼠 密 度 是 15% ，如 今 已 下 降 到

3%—5%。

一年四季，风里来雨里去。在田间地

头，经常能看到杨再学的身影，他带领技

术人员查看鼠害痕迹、现场讲解防鼠技

巧，推广绿色防治实用技术。

单位一度经费紧张，打算取消鼠害研

究这个项目。杨再学跟领导申请，希望保

留研究项目。“鼠害研究非常重要，只要能

保留，我来想办法。”

其实，杨再学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

当时他每月 200 元的工资。

然而，他就是靠着这点微薄的工资把

一个简易的鼠害研究实验室建起来了，一

干就是 30 多年。

这 些 年 来 ，杨 再 学 共 捕 捉 老 鼠 上 万

只，解剖分析上万次、收集各类研究数据

近 100 万个。他为贵州农田鼠害研究收集

了大量数据，为贵州农田鼠害研究协作组

建立了鼠害陈列室，为贵州新增 20 多种、

100 多只鼠类的标本。

“全国的老鼠种类有 200 多种，贵州

就有 45 种。东西南北环境不同，鼠害发

生特点也有区别。在我们这里，黑线姬

鼠的危害就特别严重，所以，鼠害防治得

有针对性。”

过去，农民防治鼠害的方法主要是把

鼠药放在露天农田里，这样既污染环境，

也容易对人畜造成危害。

杨再学通过对鼠类的长期观察，查阅

大量资料，结合自己多年的经验，研制改

进“毒饵站”灭鼠新技术。

“以前我家稻田总是被老鼠糟蹋，年

年都损失严重。这几年，杨站长经常到田

间地头教我们如何消灭老鼠，关键他教的

方法简单、见效快。”如今，余庆县龙溪镇

水稻种植大户刘菊配将水稻种植面积扩

大到 200 多亩，每年都是大丰收。提起杨

再学，刘菊配竖起了大拇指。

“比如，我手中的这个矿泉水瓶就能

灭鼠。”

“一个塑料瓶也能灭鼠？”

“不是塑料瓶能灭鼠，而是能制作一

个简易的‘灭鼠器’。把瓶子两端剪掉，用

铁丝固定，铁丝要留 15 厘米左右，用于插

入地下，将药饵放在瓶中。这样，老鼠能

够自由进入里面取食，而鸡、鸭、猫、狗等

不能进入，实惠、安全又环保。”

如 今 ，杨 再 学 还 时 刻 关 注 国 外 的 方

法。在他的推广下，一种不需要鼠药就可

灭鼠的绿色防控技术“围栏灭鼠法”，目前

已在我国各地小麦田、水稻田、大豆田、马

铃薯田、玉米地、蔬菜地等生态环境类型

地推广应用，效果显著。

四

30 多年来，杨再学从一名基层科研工

作者，成为行业内知名鼠害研究专家。其

间，有不少单位邀请他去工作，并提供不

错的待遇，但他都婉言谢绝了，他还是选

择留在了家乡余庆。

“我非常热爱余庆这一方热土，是余

庆人民培养了我。”

他还说，无论干什么事业，只要热爱，

并坚持用一生心血去钻研，在基层也可以

干出成绩。面对那满墙鲜红的荣誉，杨再

学没有陶醉其中，而是一如既往、默默无

闻地继续开展鼠害研究工作。

杨再学说，他退休前有个愿望，那就

是希望鼠害防治事业能够传承下去，培养

鼠害防治的传承人，持续用科学的方法守

护好我们的粮田。

他告诉我，他很看好一个叫白智江的

年轻人。“我从白智江身上，看到了自己年

轻时的那股干劲和拼劲。”

几年来，白智江在杨再学的带领和培

养下，成为一名农艺师，也从鼠害防治研

究零基础，变成了半个鼠害研究专家。白

智江说，杨老师尽管临近退休，每天都还

在加班加点搞研究，作为一名年轻人，自

己没有理由不努力工作。

2024 年，是贵州农田鼠害研究协作组

成立 40 周年。杨再学告诉我，目前他正在

主 编《贵 州 农 区 鼠 害 研 究 四 十 周 年 纪

实》。“这本纪实主要记录贵州农田鼠害研

究协作组 40 年来的发展历程和取得的成

就，希望能为各地的植保及鼠害研究提供

参考。”

从余庆县植保植检站出来，冬日的暖

阳照在身上，让人倍感温暖，蓝天白云，格

外明净。杨再学和我在门口合了一张影，

就匆忙前往百公里外的关兴镇狮山村为

村民开展鼠害防治培训去了……

题图为余庆粮田风光。

周 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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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成县，是千年古县，也因

为县名，被称作“成功之城”。

在 浩 荡 的 历 史 长 河 中 ，位 于

秦岭南麓的成县，被陇南大山环

抱，围出平阔的盆地，满目的斑斓

和丰赡。

成县矿产资源丰富，几乎每座

山都是矿山，每条沟都是矿床。这

里盛产铅锌矿，一列列矿车从地下

几千米的斜井运出矿石，先运送到

破碎车间，再进入磨浮车间。每

天，约有超过五千吨的铅灰色石头

从地下运出，经过一道道精密的采

选工艺，变成闪耀着银光的铅锭、

锌锭。

在 儿 时 的 记 忆 里 ，繁 华 的 小

城，是十里八乡的孩子向往的地

方。从城里回来的伙伴炫耀着莲

湖公园，他们坐在旋转木马上照

相，身后是亭桥与荷花。去矿山背

矿的父辈们，带回来游戏机、玩具，

让我特别渴望自己有一天能走出

大山。

十五岁那年，我考上武都的卫

校。那时全县只有一座停着十几

辆班车的汽车站，为赶最早的班

车，父亲带着我天不亮就出发。我

们出小镇，翻山越岭，过抛沙河，天

亮时赶到城里，吃了一碗热气腾腾

的牛肉馄饨。外出求学三年间，我

一次次路过和挥别小城，大街上穿

梭着不多的汽车，有时还有毛驴、

羊群赶过盘旋路。

中专毕业后我分配到乡下工

作，两年后又去省城上大学，我就

像过客，无缘探究小城的底细，一

次次与小城失之交臂。

哥哥大学毕业去了嘉峪关工

作 ，我 选 择 回 到 成 县 ，好 照 应 父

母。那一年春天，我像飞回来的一

只候鸟，工作调进小城，正式投身

小城的怀抱。那一年，小城向北的

路走到德贤大桥就是尽头，城市还

没有鳞次栉比的高楼。

那 些 年 ，我 经 常 约 朋 友 爬 梁

山，游泰山庙，去飞龙峡，上南山，

走遍小城的大街小巷。我们吃遍

了小城的饭馆，同谷北路的油茶麻

花、煎饼，东新街的馄饨，陇南大道

的岐山臊子面，口齿留香。

汶川特大地震波及成县，两年

后，成县遭遇特大暴洪灾害，小城

接连遭受两场重灾，都在国家扶持

下重建家园。两次灾后重建，小城

增添了体育馆、医院、学校、桥梁道

路、水库，全县有四万多户人家从

土坯房搬进了新楼房。我在小城

结婚生子，真正融入了这座城市的

烟火，目睹了它的过往与新生。后

来，我在小城购买了小区楼房，搬

家那天恰逢大雪节气，纷纷瑞雪从

天而降，父母高兴极了。在新家的

阳台上，我望着小城一天天崛起、

生长。

春风初度时，漫无边际的油菜

花，满山遍野的桃花，把成县山川

绘成了多彩的世界。

山披罗裙水织轻纱的小城，空

气潮润，负离子充裕，饱含的水气

滋润着小城人喜悦的面庞。山林

间，遍布着天麻、灵芝、山茱萸、黄

芪、党参、石斛、柴胡、何首乌、虎杖

等多种草药，这里还有珍稀的红豆

杉、楠木。成群的白鹭在河边翩翩

起舞，宛如玉镜的磨坝峡水库蓄满

琼浆，鸡峰山自然保护区俨然一座

生态大观园，引得游人纷至沓来。

外地自驾游的人们，从成都、西安、

兰州，沿着新修的十天高速公路，

来成县旅游。

2018 年 3 月 ，陇 南 成 县 机 场

通航。我从家门口坐上首航青岛

的飞机。世世代代出行不便的人

们，一时间纷纷出去看大海，登长

城，游外滩，外面的世界一下子近

若咫尺。

群山环抱的小城，翠绿满眼。

云海中蓊郁的树木一天天稠密，山

下面拔地的高楼一丈丈生长，旧城

改造的工地上，几十座塔吊不停地

旋转、起吊。曾经逼仄破陋的北街

棚户区，拆除了歪墙烂瓦，拓宽了

市政道路，建起了高楼大厦，上千

户回迁的群众，有了比过去明亮宽

敞的新家。

到了夜晚，穿城而过的青泥河

两岸，彩灯点燃火树银花，音乐喷

泉别具柔情扬洒。屋内，女儿正在

画画，她画了长长的火车停在站

台，画了蔚蓝天空中的飞机……现

在，这些我童年的憧憬，已全部成

真。这些年，我常常去城边的杜甫

草堂，遥想公元 759 年寒冬寓居此

地的诗圣，如果再去他住过的飞龙

峡，还能找到路吗？

我写下一篇篇文字，写我晚上

下雨白天洒满阳光的小城，写陇上

江南的青绿山水，写两条穿城护城

挽城入怀的河流，涓涓滋养着小城

的美，沿途洒下欢声笑语，尽是幸

福和美好。

因 山 而 名 因 水 而 灵 的 成 县 ，

有一句俗语是“谋啥啥好，干啥啥

成”。除旧迎新之际，那些坐飞机

从五湖四海回来的游子，和当年

的我一样，满心满眼都是这多彩

的故乡。

多
彩
之
城

牛
旭
斌

一场洁白的盛典不期而至。

朵 朵 雪 花 在 空 中 缓 缓 地 飘 、慢 慢 地

舞，层层叠叠、密密麻麻，一层一层往下

落。这就是哈尔滨江北的雪，江北冬日里

声势浩大的雪。

初 识 江 北 的 雪 是 儿 时 的 一 个 早

晨。祖父端着一盆豆腐冒雪而归，一缕

狂 欢 的 风 雪 尾 随 热 腾 腾 的 豆 香 袭 进 屋

内。透过结冰的窗户向外张望，漫天的

雪花，像大雾在弥漫，像柳絮在飘飞，更

像卷着浪花的海水在汹涌。房前房后，

院 里 院 外 ，银 白 一 片 。 想 出 门 ，门 却 推

不开。

下雪前，母亲回娘家看姥姥。我想跟

着去，母亲说：“好好做寒假作业，雪停了

天晴了，妈就回来了。”那两天，雪花晶莹

了我的梦。第三天早上，阳光透过霜漫的

玻璃，将我从梦中暖醒。呀，雪住了，天晴

了，妈妈要回来啦！我兴奋地穿好衣服跑

出门。雪霁一片新色，满村的雪，满村的

白。脚下的雪更厚实，踩在上面，雪会欢

快地发出“咯吱咯吱”声。村西头那些老

杨树上高高低低挂满了“棉絮”，微风一

吹，枝头就一抖；再一吹，“棉絮”就落了

一地。

前 方 的 路 和 田 野 连 成 了 白 茫 茫 一

片。西北那边有姥爷家，母亲定会打那

里返回来。眼睛望得有些疼，用手揉了

一下再望，田野上有个红点正向这边移

动。是母亲！母亲头扎围巾，一身红棉

袄，挎着小竹篮，向我走来……

孩子沉湎在深深的雪梦中，田野、山

林、乡村和城镇静谧而安然。月光下，江

北成了平静的海洋，到处闪动着银色的

光。天蒙蒙亮，父亲领着我和哥哥去二十

多里外的小镇赶集。脚下的雪更加厚实

了，大大的雪爬犁滑行得越发自由。我

和 哥 哥 坐 在 爬 犁 上 ，父 亲 轻 快 地 拉 着 。

太阳升起来了，辽阔的江北大地新光浮

跃，熠熠生辉。赶集回来，天近黄昏，去

时还舒缓的田野忽然刮起了大风。风卷

着 雪 刮 过 来 ，向 我 们 起 劲 儿 地 冲 击 着 。

我和哥哥有些害怕，躲在父亲身后不敢

往前走。父亲安慰道：“别怕，前面就到

家了。”

大雪小雪下了几十年，离家的孩子终

于回到了故乡。曾被红棉袄映衬的田野，

曾刮着风雪的江北大地，如今已成为国家

级新区。看，江北的雪片片如鹅毛，纷纷

扬扬；看，江北的雪轻轻盈盈，朵朵绽放。

落在树上，树上开满了银色的花儿；落在

人身上，人瞬间清爽；落在车上，车上就载

满了力量；落在窗台上，窗台上就闪烁温

暖的光。雪花有情，江北的大地朴实而热

情。在这样的大地上，归乡的游子怎能不

欣慰？

在我看来，没有雪花的飞舞，江北大

地就少了一份冬日独有的美感。江北，有

飞雪迎春的信念，更有桃花盛开的期待。

在冰雪大世界，我真切地感受到了雪的无

畏光芒。数十台造雪机一字排开，正以每

小时三十立方米的速度与天然雪共同打

造着江北的新童话。五光十色的冰灯引

导着雪飞舞的方向，最美的摩天轮成为江

北新地标，与江北美丽的夜色和星空融为

一体。

银的大地，银的楼宇，银的江岸，到处

都是雪的欢腾。几个孩子在小区门前堆

雪人打雪仗，活泼而热闹。我情不自禁地

抓起一把雪，向湛蓝的空中抛去。顿时，

片片银屑如蝶飞舞，它们动情地唱着歌

儿，似在传递春的消息……

江北的雪
朱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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